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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孔雀东南飞》的叙事特色
[摘 要]《孔雀东南飞》这首诗描述了一对青年夫妇焦仲卿、刘兰芝牺牲于封建家长制的婚姻爱情悲剧。在这首诗中作者采用了双线推进的艺术手法，塑造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在叙事中兼有抒情，而且繁简得当，前后照应。

[关键词]《孔雀东南飞》 叙事特色 结构特点 人物形象 表达方式

《孔雀东南飞》叙述的是一场婚姻悲剧，全诗由兰芝被遣、仲卿惜别、刘兄逼嫁、夫妇殉情这一系列的事件构成了完整的故事，其情节的发展采用了双线推进的方式。
一、双线交替的叙事方法。

（1）第一条线索围绕刘、焦夫妇同焦母、刘兄之间的关系组成，占主导地位。

在刘兰芝被谴之前，仲卿求母失败反遭痛骂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冲突，表现了仲卿的软弱和焦母的专横；第二次冲突是迫于无奈的兰芝向婆婆辞别，从兰芝的言信举止表现出她的反抗性；兰芝回家后势利的哥哥逼婚是他们同封建家长之间的第三次冲突；仲卿遵守约定，惜别母亲是第四次冲突。这四次冲突，实际是一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而且一次比一次激烈，一直到最后以死殉情。
（2）第二条线索是由刘兰芝、焦仲卿夫妇之间的关系组成。

这条线索是穿插在第一条线索中展开的。焦仲卿、刘兰芝二人感情非常深厚，但在尖锐的家庭矛盾中不得不被迫分开。诗中安排了二位主人公的三次离别场景，来表现两人间感情的纠葛。第一次是仲卿求母未果，回到房中与兰芝痛苦地话别，反映了两人浓厚深切的恋情；第二次是焦、刘在大道口的离别，通过同车、耳语、互誓等一系列的动作与语言，展现了二人丰富的内心世界，抒写了他们真挚坚定的感情。第三次写兰芝被迫出嫁，仲卿赶来作最后的诀别。

这两条线索交替发展，将矛盾不断推向前进，使人物性格不断丰富，主题不断深化。 

二、繁简得当的材料安排。

刘兰芝、焦仲卿的故事，头绪较多，若不加剪裁，就会散漫无所归统。清代诗评家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道：“作诗贵剪裁。最无谓语而可以写神者，谓之不闲；若不可少，而不关篇中意者，谓之闲。于此可悟裁剪法也。”
裁剪中关键是抓住“篇中意”，要对材料加以合理的选择，利用，来突出主要的线索、表达主要的情意。 
（1）浓墨重彩、尽力渲染女主人公。

刘兰芝是作者所同情和歌颂的女主人公，作者便挥动笔墨尽力渲染，从正面到侧面，从语言到行动，从外貌到内心世界都花了相当的篇幅，还通过写环境、景物以及巧妙地插入抒情议论来渲染，真可谓是“用墨如泼”。如新妇起严妆一段：本来在当时的社会里，被遣回娘家对新妇来说是极为不光彩而又令人伤心的事，但作者写兰芝却像迎喜事似地梳妆打扮自己。这固然是借此对兰芝的美丽作必要的补叙，但更主要地是在突出兰芝那种坚忍刚毅、从容不迫的性格。又如写太守家办喜事的场面：作者不厌其繁地写豪华的排场，这一方面是从侧面反衬兰芝的美丽、贤淑，一方面用来证明被遣归的无理，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突出刘兰芝不为荣华富贵所动心的高尚情操。还有仲卿求母失败，刘、焦之间话别，兰芝辞婆等段落，都是浓笔重彩的段落。这些段落在整个长诗中都是直接关系到刘、焦爱情悲剧的关键内容，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感情的宣泄，对题意的显示都起着极重要的作用，所以作者不惜浓笔重彩。

（2）有的地方作者却又表现得“惜墨如金”、寥寥数语。

全诗以两句比兴开头之后，不介绍焦、刘两人家世而是以兰芝自述“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等语，突出兰芝自幼接受良好教育且符合封建道德规范， “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一句，又有力地概括了平日所受的种种折磨，其后也只讲了“大人故嫌迟”一事，别的都省略了。又如写兰芝到娘家见到母亲，虽有千言万语的委屈也只用“儿实无罪过”一句轻轻带过，至于母亲的惊疑、愤怒、悲哀、种种复杂的感伤也只用了五个字“阿母大悲催”就概括了。焦母与刘兄这样的封建家长制度的代表人物，作者都是以寥寥数语勾划的，而且差不多全凭对话来表现形象。即使如此，这两个艺术形象也刻画得非常逼真、活套，使他(她)们可憎的面孔跃然纸上。如焦母“捶床大怒”这一个举动，焦母“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和“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这两句话，就惟妙惟肖地勾画出了一个蛮不讲理、独断专横的封建家长的形象。再如末尾处亦不写双方亲人懊丧追悔，直接以合葬结尾，用笔十分简洁，转换十分迅速。

三、前后照应的结构特点。

此诗在结构上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前后照应。如开篇兰芝自述：“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而后面又有兰芝母亲的叙述与之照应：“十三教妆织，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这样先由兰芝自述，后由刘母复述，一呼一应，既称赞兰芝德才兼备，又说明兰芝被遣实属无事生非。还有诗中在不同场合中两次出现的蒲苇、磐石的比喻，先是兰芝与仲卿分手时，兰芝以蒲苇、磐石作比，而后由仲卿用同样的话责问刘兰芝，这一呼应强调说明焦、刘双方爱情的坚贞。此外，兰芝别仲卿时对其兄“性行暴如雷”的担忧，焦母“东家有贤女”的引诱，也在诗中有暗伏、有照应，使诗的前后两部分脉络贯通，互相映衬，显示了结构上精细和缜密的特点。 
 四、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好的叙事作品往往能够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吸引读者。《孔雀东南飞》最大的艺术成就就是成功地塑造了几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1、刚柔相济的刘兰芝。

女主人公刘兰芝勤劳、贤惠、多才多艺，有着一种高贵、倔强的个性。她不被威逼所屈，也不为富贵所动，坚强地捍卫自己的爱情。她主动请求回到娘家，说明了她的识大体与聪慧，等到刘兰芝与小姑拜别的一段时，“泪落连珠子”一句证明了兰芝与小姑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和谐，也表明了兰芝的温柔善良。再到后来与焦仲卿暂时离别时，面对焦的犹豫不定、一筹莫展，兰芝的一句“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 将自己的坚定、忠诚之心表露无遗。面对哥哥逼婚时候，她自尊自爱、敢于抗争，那种古代封建社会中女性少有的刚强性格和勇气让人们感受到了一个处于极端弱势的女性的不可侵犯的尊严以及她对待爱情的坚贞。正是这种倔强性格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使刘兰芝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光辉的妇女形象之一。
2、懦弱无奈的焦仲卿。

而我们的男主人公焦仲卿则是以一个忠于爱情但拘谨懦弱，受礼尽孝却胆小怕事的形象出现在文章中。他对爱情忠贞、专一，在兰芝和焦母的斗争过程中，始终站在兰芝一边。他深爱兰芝却不敢与挑剔的母亲大人抗争，只是一味的忍辱负重，消极以对。与文中刘兰芝的形象一比较，就显得比较软弱，对现实缺乏清醒的认识，在问题处理上显得主观，对妻子缺乏真正的理解与顾惜，让读者、听众无不愤恨如此懦弱、消极的丈夫。比如在得知母亲要逼走兰芝以后，焦仲卿只是婉启、跪告母亲，并且带回一个“便可速遣之”的命令。即使如此，他仍然没有认清事态的严重性，却还在那里说什么“卿但暂还家，我今且报府。不久当还归，还必相迎娶。”他始终没有认识到兰芝既然“谓言无罪过”而“仍更被驱遣”，其意义就绝不是如他一厢情愿所设想的那样“卿但暂还家……不久当归还”那么简单。正是他的“糊涂”、“软弱”加速了刘兰芝被遣的既成事实，还有他们的共同悲剧。

诗中还塑造了其他一些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蛮横无理的焦母，攀附权势的刘兄，他们是反面人物，封建势力的代表，作者虽着墨不多，但其可憎面目，跃然纸上，无不各如其面，活灵活现。
五、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表达方式。

“诗言志”，“志”即思想感情的抒发，无情既非诗，是诗就该以情动人。这首诗虽为一首典型的叙事诗，但全诗的抒情气氛极其浓重。诗以“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兴起全篇，饱含悲凄眷恋之意，一开始就渲染了一种悲怆沉郁的悲剧气氛，定下了全诗抒情的基调。此种手法有“未成曲调先有情”的妙处，使读者欲罢不能，被深深吸引并沉浸其中。鸟犹如此，人何以堪！之后便是兰芝悲愤的自诉，是仲卿痴愚的求情，是这对夫妇在势不可为的情境中诀别，盟约，殉情，其间凄婉缠绵与刚烈柔韧的情感喷发，可谓用墨如泼，淋漓尽致。尾声采用的是鸳鸯双飞的浪漫主义手法，寄托了人们对焦仲卿、刘兰芝悲剧的同情和对自由美好婚姻生活的希翼，既寄托了哀思，又饱蕴着祝愿；虽是曲散人终，却又余音绕梁，让人流连忘返。另外，在关键的地方，作者也情不自禁地而又不着痕迹地插上一些抒情性的语言。如当兰芝和仲卿第一次分手时，作者写道：“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又如当兰芝和仲卿最后诀别的时候，作者写道：“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念与世间辞，千万不复全！”这些旁白式的抒情性穿插，充满着作者对兰芝夫妇的同情。而在诗的结语，作者又这样写道：“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这里虽用了教训的口吻，但是由于充满着作者的同情，也带有强烈的抒情性。总之，《孔雀东南飞》在诗体表象上是叙事，其艺术重点则应在抒情。
《孔雀东南飞》不管留给人们的是无比的同情，还是深深的崇敬，故事中那感人的故事情节、鲜活的人物形象、浓重的抒情氛围和精妙的写作方法无疑在当时、以后、现在乃至将来都熠熠生辉，都会给我们留下难以抹去的深刻印象，而这首诗也正是因此而不朽，因此而被世间追求真爱的人们所传唱。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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